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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高高飘扬 喜迎十九大
诗词大赛诗词大赛

这是一个
人类的伟大壮举

从一艘游船上发出的星星之光
照亮中华大地

也照亮我的心里
今天 我要大声地唱响你

你用镰刀锤头的一次次撞击
砸向黑暗 砸向旧世界

砸出一个朗朗乾坤
把中国从黑暗拉出
人民啊 也在崛起

“中国人和狗不准入内”
屈辱永远地留给了历史

是你让中国人
有了做人的尊严

地下党员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一腔腔的热血

喷洒在每一寸需要解放的土地
换来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安乐

请让我们记住他们吧
那一个个发着光的名字——

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杨开慧、江竹筠……
你们走了 精神还在

你们走了 山川河流还在
你们走了 带走了黑暗

那一声声气壮山河的呐喊
那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期盼
那一字字舍生忘死的留言

是你们啊 换了天地 换了人间
让中国人挺起了脊梁

把眉头舒展
多少年以后 我爷爷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他所有的荣誉证书中
最为珍贵的就是“优秀共产党员”

爷爷是一名基层政府干部
一生光明磊落 任劳任怨

没有给党丢脸
如今 我要完成爷爷未竟的志愿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不敢忘啊 怎敢忘

先烈们如何打下这江山
我们又如何壮大这家园

想过去 看从前
才知道珍惜今天

你们的火种留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长路未尽路漫漫
昂首阔步写新篇

我要大声
唱响你

□王秀丽

为苗族阿婆用智能手机题

心无杂念尽情欢，
苗寨阿婆露笑颜。
党引农家行富路，
民拥政策爱清廉。
智能产品人人用，
科技兴国户户宣。
按下手机留倩影，
跳花节上舞翩跹。

跳花节
□贺楠

谛听党旗
血液奔腾不息
千年的镰刀

被共产党人重新举起
和年轻的铁锤组成利器

割破1921年的夏季
一种叫共产主义的血液

自夜中国的上海
注入枯瘦苍白的躯体

疮痍深重的伤口渐渐愈合
一块块肌肉群

从瑞金、遵义、井冈山……隆起
茁壮成一支二万五千里的力臂
引春雷拨迷雾斩妖魔除鬼蜮
它挥舞的力量击倒三座大山

释放的能量使中国高昂地站起

谛听党旗
奔腾的红色旋律
舞动新的动力

融化保守思想的禁忌
激起岁月之河的涟漪

改革的春风荡起
春天的故事创造奇迹

把贫穷悲凉抵御
让华夏充满生机活力

谛听党旗
和平鸽飞舞的韵律里
明媚的阳光遍地流溢
千家万户招祥纳喜

如水的月色
把甜蜜的梦境润泽

谛听党旗
令人热血沸腾

美丽的“中国梦”引领百姓奔向幸福生活
亿万双辛劳的手绣出中华万千壮丽

奋进激荡的声音
沿着黄河长江的血管

奔向中华民族辉煌的新纪元

草鞋上的路

青草在黑暗中拔节
嫩草从石缝间突围

顽强的生命在血泊里站起
韧性与一种精神相织相编

一排排草鞋维系成一个整体
把一支清瘦褴褛的队伍
绵延起伏成流动的长城

中国革命的重量
压在草鞋柔软的底部

沉重的步履
跨过金沙江 大渡河的铁索
翻越六盘山 岷山的雪韵

无数次在腥风血雨中
碾碎疯狂的马蹄声

在漫漫征程中
步步丈量革命的艰辛

坚韧的草鞋
辉映着镰刀铁锤的亮光

在金黄的光泽中日夜兼程
大踏步追赶冲锋的号角

红色政权在一块块新天地里
生根 发芽 茁壮成长

谛听党旗
（外一首）

□启民

一把镰刀割掉了软弱过往
一柄铁锤敲出了坚强声响
刀锤相拥将金光凝为赤诚
你知不知道我在把你仰望

哦 当我有了信仰
跋涉的征途不再彷徨

眼望长城筋骨 耳听南湖呐喊
你让我找到追梦的方向

一抹丹红点燃了真理之光
一张笑脸捧出了火热心房
红颜相守将神圣铸为永恒
你知不知道我在用你导航

哦 当我有了信仰
成长的脚步不再苍凉

心系伟大旗帜 沐浴盛世阳光
你让我有了前进的力量

当我有了信仰
□闫涛

扫描二维码关注《天鹅》

老家的小菜园仍旧茂密，蔬菜们生气汹
涌。几畦攀爬的豆角，竞赛似的缠在木架
上；西红柿开花了，挂出了绿色小灯笼；韭叶
纷披，新挺的细茎擎出伞状的白花；向日葵凭
倚木栅，沐着夏日阳光在沉思。这一切，当我
用目光抚摸时，好像还是昨年时光。但我知
道，今年的此刻，母亲再也不能看到她的小菜
园了，就像我再也看不到她陪在我身边。

时光是否是连绵不断的？每一个逝者
带走了什么？俯看花期已过的两株牡丹花
和芍药花，绿叶上已然空无一物，潮湿的泥
土里，围着它们的根茎，有依稀鲜艳过的花
瓣，被泥土半掩。生命，灿烂之后是无声的，
萧疏之后也是。但我听得见蝴蝶的叫喊，听
得见蜜蜂的嗡鸣。这新一轮的生灵们，仍旧
轻盈于这另一个复调般永恒的夏天。

母亲喜欢养花，这两株花是她手植的。
去年开花正旺时，病中的母亲曾拄杖坐在小
凳上长久地看它。我陪着她，我看见了蝴蝶
飞，听到了蜜蜂嗡鸣。那是67岁的母亲最后
的岁月，只是那时我不知道。那个看花的上
午，母亲和我说了很多的话。她谈到了往事，
谈到了死亡，安排后事，她是平静的。母亲劳
碌了一生，晚年被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浮
肿、尿毒症折磨着，她忍着痛疼，从不出声叫
喊。此前，我和妹妹们给她过了一个家庭生
日。在生日餐宴上，她在子女们的簇拥里面
色红润，显得那么的健康。我们举杯，祝她长
寿。那一刻，那一刻时光能静止该有多好！

母亲家里兄姊六个，她是长女，童年便
担起了生存的重担。寒冬，年少的母亲常跟
着姥姥去雪野里割芦苇，编炕席，去县城卖
掉养家糊口。听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我常
常想到这样的场景：北风凛冽，一个穿着蓝
布棉袄 14岁的小女孩，围着厚厚的花格头
巾，背着像小山似的芦苇席，勾头弯腰，孤单
地走在白茫茫雪野上。她要去20里外的县
城，将编好的席子卖掉。她的嘴边呼出白色
哈气，脸上的棉头巾，满是白霜。她在冰天
雪地里走啊走，走到了县城小市场，跺脚站
在寒风里，等待着买主，清亮的眼睛里全是
渴盼的目光。中午，她卖掉了席子。她流连
在食品摊前，咽着口水，还是忍住了饥饿，她
不肯买那一毛钱一个热乎乎的烧饼。当她
又走在回乡的路上时，肚子里咕咕地叫，她
冻得发抖，她咬牙忍着，瘦小的身影闪烁在
北方清冽的原野上。

母亲的命运是过度操劳的，我能完成小
学到大学的学业，都是母亲的缘故。事实
上，搬到了幸福村，母亲还在为子女们操
劳。她看大了外孙和孙子。她的大女儿一
家进城谋生打工，也住在这里。她忍着糖尿
病的折磨、忍着高血压带来的头痛，每天几
乎都这样度过：早晨，五点多起床，给家人准
备可口的餐饭。整个上午洗碗，收拾屋子和
小院落和菜地，晒水洗衣，帮大妹的理发店
洗毛巾。中午，一个人做好午饭，给大妹送
餐。午后小睡一会儿，就又开始了下午的劳

作。红日西沉时，又做全家人的饭和洗碗。
搬到幸福村后，母亲在院里开垦了这个

小菜园。她说，院子大没用，种块地正好。现
在，我能在这满眼绿意中看到母亲辛劳的身
影，她透明地晃动在光线中，晃动在春夏秋冬
里。早春四月，她走进菜园，执锹，躬身一锹
锹地翻土，油黑的泥土翻身，春阳里散出白色
的蒸气；五月暖阳，她规划小园，哪里种豆角，
哪里种黄瓜，她根据蔬菜的高矮和生长期长
短，点种布局，她知道蔬菜们的生长秘密；六
月初夏，她在小园里除杂草，给豆角、西红柿、
黄瓜搭架；七月流火，我回来了，餐桌上总有
新鲜的绿色蔬菜。母亲说，自己家的小菜园，
不用化肥农药，吃着有菜味儿。八月秋高时，
母亲会在空下来的菜地新种一茬白菜，十月
里，小园满是肥绿的白菜；十一月，母亲开始
渍酸菜，她将它们洗净，用温水烫过，一棵棵
摆在大缸里，撒盐，用石头压紧。小菜园的味
道，就是母亲的味道。我喜欢吃的酸菜都来
自这块菜地，出自母亲的劳作。我爱吃酸菜
馅饺子，每次回乡下，母亲都要一个人忙碌一
上午。她洗酸菜，剁肉，剁菜，和馅，擀面皮，
包饺子，然后下锅煮，这样要忙碌一上午。每
次我回乡下，母亲都要细细地切酸菜，一袋袋
备好，让我带到城里。我爱吃的干萝卜丝，豆
酱，她也都亲手制作，给我送到城里。

冬天的小院是寒寂的，小菜园也是。大
雪纷纷时，母亲会在窗前看雪。雪停后，她
出现在小院里，她清理雪，把它们堆到小园
里。漫长的冬天，小园的雪堆得像方块高
墙。初春时，有汩汩的化雪声，小菜园的泥
土在饮水。母亲年年如此劳作，只是，她的
力气一年不如一年，她的头发渐渐稀疏，她
在雕刻时光也被时光雕刻。

母亲病重的最后一个春天，再无力给小
园翻地。她拄杖看我挖泥土，告诉我如何用
力，泥土要翻到多深，如何打碎土块，使得泥
土更加精细。母亲看着我，眼神幸福柔和。
我每次回来，她都是这样地看我，希望我能
多陪着她。就这样，母子俩在幽静的小院
里，头顶是高蓝的天。是的，去年的那一刻，
如同今年的此时，它们在流逝，却永远地印
在我的生命里。

我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种的菜了。母
亲走远了，今年这一切仍旧。我看见，小院
砖缝里蒲公英又一株株长出来，开出黄花，打
出白伞，任由许多的游子似的籽粒，风一样飘
远了。我的母亲，总是在我的梦中出现。

母亲属牛，1949年生。母亲生在这个叫
幸福的小村，一生转了很多村子，经历了很
多辛劳，晚年又回到幸福村居住，在这里去
世。或许，命运的轨迹真是一个圆？

母亲离世的第 4 天，我在一首诗中写
到：“在那里，一个白浪消逝了，又是一个白
浪，母亲也是 。/ 我知道，浪还在浪中，浪
在风中，浪在水中，母亲也是。/ 水在水
中，水在大地上，水在天上，水在一切周流
中，母亲也是！”

小菜园记
□杨勇

我的一位朋友刚刚带着他的儿子旅行
归来，想让儿子了解这个世界的模样。他
的儿子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说，我
那儿子很天真很幼稚。

事情发生在返程的列车里。夏天，车
厢里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他的儿子一
乘上火车就兴奋，坐不住，不停地在过道里
走。旅客都喜欢他的儿子，又白又胖，眼睛
又大又亮。

儿子来问他：爸，那个人怎么老躬着
腰，下巴抵着茶几？

他顺着儿子指的方向，发现那个人一
只手和一只脚被铐在茶几腿上。

他拉住儿子，说：那是个坏人。
儿子说：他为啥是坏人？
他说：肯定干了坏事，警察叔叔逮住了

他。
儿子说：他干了啥坏事？
他说：杀人，偷东西。可别过去。
他拉儿子坐下来，还给儿子开了瓶纯

净水，他要儿子歇歇，还替儿子擦了汗。儿
子眨巴着眼，时不时地瞅那个人。

喝了水，儿子又待不住了，竟然走过
去，去摸警察的肩章。他叫儿子过来，儿子
却跟两位警察对话了。儿子问：叔叔，你们
怕坏人吗？

警察笑了，说：不怕，我们专抓坏人。
他走过去，硬拽着儿子回到座位，说：

坏人很坏，你不要走近坏人。
儿子天真地说：那两个叔叔怎么跟坏

人坐在一起？
他说：他们的任务是押送坏人。
儿子去取纯净水，他递上喝了一半的

那瓶，可是，儿子拿上了没有启盖的一瓶。
趁他望向窗外，他的儿子又走过去了。

他听到儿子对警察说：叔叔，他渴了，
我给他喝纯净水。

警察说：他不渴。
儿子很执拗，说：叔叔，他渴了。
他用带有命令的口气叫儿子回来。可

是，儿子那样子，似乎一定要“塞”出那瓶纯
净水。

警察问那个人，不料，那个人竟然点了
点头。儿子立即把瓶子递给那人，递到他
没被铐住的右手里。

我来了兴趣，说：你那儿子脾气还真执
拗，想送别人东西一定要送出。

他告诉我：儿子来劲了，坐了一会儿，
趁我没注意，又拿走另一瓶。

他的儿子又去那个人面前。
警察怀疑他的儿子认识那个犯人——

准确的说法，是犯罪嫌疑人。儿子报了学
校所在的城市——终点站，而警察和犯罪
嫌疑人还有三站就到了。

警察逗他的儿子，说：已经给了一瓶，
行了。

儿子说：他还会渴，留给他渴了喝。
他强行要儿子坐在靠窗的座位，指责

儿子，说：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是坏人，坏人
对你可不留情呢。

我说：你知道你儿子为啥给那个人纯
净水喝？他说他问了儿子，儿子回答：我喝
水的时候，那个人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盯着
我的瓶子。

我拍手，说：你儿子还挺细心，小孩的
视角跟我们不一样。

他说：可那个人是犯人，是坏人，我儿
子建立不起这个概念，好人坏人都分不清。

我说：小孩儿的视角很单纯，在你儿子
的眼里，那个人是人，他还没开始把人分成
好人坏人。

他说：所以，我担心。
列车驶入一个车站，警察押着那个人

下车，经过我朋友的座位──他的儿子已
依偎着他熟睡了。

他说，那个罪犯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和
儿子，他没想到的是，那个人深深地向他和
儿子鞠了个躬。他看见了那个人眼角湿湿
的亮着泪光。

当然，这一切他的儿子都不知道。当
犯人下车的时候，儿子仍然安静地睡着。

您是不是一个对别人的一举一动习惯
性进行分析解读的人呢？经过分析之后，
是不是通常会得出复杂的结论呢？到底是
世界变得复杂险恶了，逼得我们不得不做
复杂的思考，还是我们的复杂思考，让世界
变险恶了呢？也许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吧？

两瓶矿泉水
□谢志强

今天想来，那只猫显然是带着一身的预
谋来到我家的。

在那之前，我家别说一只猫了，就连一盆
花或者一株绿色植物都不许有。父亲的思维
是有形状的，经是经，纬是纬，所以父亲不允
许他条条框框的家里被有生命的东西打乱，
因为活的东西我们控制不好。这是父亲的底
线，一旦突破这种底线，父亲是要发大火的。

而那只猫体形偏小，毛色杂乱，眼珠子
是黄褐色的。按照我的审美标准，在土猫的
种族里它都算不上漂亮，相反，很丑。恶毒一
点说，如果没人收养，它最后的归宿只能是野
猫。而母亲把它当宝贝从路边抱了回来。

父亲愤怒的表现是他跑去办公室住了
一个礼拜，在那些天里，母亲一直没给父亲
做饭。我每天早上都能从母亲那里领到生
活费，爱到哪家饭馆吃就去哪家饭馆。可是
父亲呢，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每个月挣多少
钱，当然，他身上也就没有钱。

父亲和母亲似乎就这样取得了一种平
衡。而那只猫，在我家呆了下来。

不过猫毕竟是猫，它不像人，有理智，懂
得识趣，它不，它在短暂地适应了我家的地理
情况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占领。它把屎尿拉
在偏僻的角落——我父亲的书柜底下，然后
本能地抓了抓地上的土，想盖上。但是我家
哪来的土啊，倒是柜子底下有几堆书，父亲觉
得不够重要又舍不得丢的书，于是猫只能在
柜子底下那堆书里扒拉几下，也就算了。

这是它最大的罪证。别的都还好说，猫
食猫食，它吃得很少，不存在浪费。它晚上活
动白天睡觉，时间上和父亲也不冲突。但是
这个罪证在猫做下三天或者是四天之后，被
翻找一本书的父亲发现了。父亲已经两个
多礼拜没跟母亲说话了，那天父亲跟母亲有
了交流——父亲从母亲为猫精心侍弄的窝
里一把抓住了猫的脖子，三两步就把猫拎到
了母亲面前。猫把它黄褐色的眼睛瞪到最
大，嘴张到最开，挣扎着的爪子几乎划到母亲
的鼻子。父亲似乎是不屑于说明怎么回事
儿，也不想说明，他把猫的惨状展示给母亲之
后，来到窗前，顺手把猫从窗户扔了出去。

母亲连忙往门外扑。我闪身跟在母亲
身后，也往楼下跑。

我听到母亲“啊”的一声惊叫，那只猫挂
在院子里一棵树的树枝上，摇摇欲坠。那天傍
晚，太阳已经落山了，母亲仰着头一直用大大

小小的惊叫提示着楼上的邻居怎么把猫解救
下来。而父亲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漠然地回
到他的书桌前，而是趴在窗口，一直看着。

也许是那一场劫难让猫有了记性，它变
得越来越乖，每天把屎尿准确地排泄在母亲
为它准备的垃圾筐里。它愿意只守在自己
喜欢的阳台或者母亲的枕边，眯着眼，一动不
动。即使是在它的壮年时期，春天的来临让
它骚动异常，它的叫春也是罕见的少。偶尔
母亲放纵它从阳台的小窗户跳出去找一个
公猫，它也会乖乖地在天亮之前原路返回。

所以，猫的变化是让人欣慰的。但是，
人的变化却让我摸不着头脑。

父亲开始接近这只猫了，这是最让我疑
惑的。是父亲为自己曾经涂炭生灵而后悔
了？还是他在补偿一个高级动物对一个低
级动物犯下的错误？

而母亲，从那天傍晚把猫从树枝上解救
下来之后，她和猫的距离好像渐渐远了。

母亲对猫的腻烦是有因可查的，那段时
间我在准备高考，可是我一米七一的身高但
体重却一直不能突破一百斤大关，于是，母亲
整日都在家给我操弄着大补大疗的吃吃喝
喝，可在题海里泡得头晕脑胀的我当然吃不
下，就便宜了那只猫。在那段时间里，可能全
世界的猫都没我家那只猫的伙食好，母亲精
挑细选补脑补血补身体的好东西全让它吃
了。所以，它短时间内迅速把身体扩张了一
倍还多，以至于高考完了我都快抱不动它了。

也许就是这只猫不知好歹的肥胖，惹得
母亲就此几乎不肯再看它一眼，连垃圾筐里
的粪便都慢慢转由父亲负责倒。猫当然知
道感恩，所以它的地盘慢慢从阳台和母亲的
枕边转移到了父亲的书桌上。

后来，母亲对猫的态度已经是厌恶了，
曾经不止一次把它抱出去送人，每次不是因
为它的饭量太大就是它丑陋的长相让新主
人嫌弃，又退了回来。再后来，就变成了母
亲送它出去，父亲跟在后面讨要回来。

如今，那只猫在父亲的罩护下俨然成了
我家的第四口人。每每给父亲打电话，我都
要问一问猫的情况：爸，家里那只猫怎么样
了？该比我重了吧。

父亲总呵呵一笑，说，还不错，但是你妈
还是老想把它踢出去。它也老了，白天晚上
都爱睡觉。当它想趴在键盘上睡觉时，我就
看书；当它想趴在书上睡觉时，我就用键盘。

一只不符合审美标准的猫
□巩高峰

到底是世界变得复杂险
恶了，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复杂
的思考，还是我们的复杂思
考，让世界变险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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